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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子不語》（又名《新齊諧》）為清代袁枚（1716-1797）創作的文言志怪小

說。《子不語》一名，起自「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1；而

後因與他人著作重名而另起的《新齊諧》則出自《莊子》：「齊諧者，志怪者

也。」2。兩個書名均以歇後語的形式，揭示其圍繞妖鬼神明或奇人怪事的故事

題材。 

 

  袁枚於書中自序言：「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采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

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
3
，卻又言：「以妄驅庸，以駭起惰」。

4
若創作此書僅為

自娛，或現實中無庸、無惰之現象，又何期此書能起驅除世人庸惰之效？因

此，筆者認為這所謂「遊戲讕言」5非與作者的個人性情和思想毫不相干；亦有

學者認為，袁枚本多有主見，常就傳統作反思及獨到言論6，而《子不語》亦是

在清代文字獄下刻意而為、順勢誕生的著作——表面寫怪力亂神的虛構故事，

實則曲折描寫、揭露甚至嘲諷人世7，自有嚴肅的思想意義，亦反映作者思想觀

念的進步8。由此，筆者以為，「自娛」、「聽記」、「戲編」等不過是本書的包裝

形式，「驅庸起惰」則是此書部分內容所蘊藏的功能，即作者的編書脈絡不受材

料拘泥，可隨喜好靈活安排，而利用休閒、不需精雕細琢的筆法，有傾向地對

 
1 毛子水（1893-1988）：《論語今註今譯》（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9 年），〈卷七·述而〉，頁

120。 

2 莊子（前 369-前 286）著，雷仲康註譯：《莊子》（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逍遙

遊〉，頁 1。 
3
 袁枚（1716-1797）著，崔國光校點：《新齊諧——子不語》（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

〈序〉，頁 1。 
4
 同上，〈序〉，頁 1。 

5 高玉海：〈「遊戲讕言」與「孤憤之書」——袁枚與蒲松齡小說觀比較〉，《明清小說研究》，總

94 期（2009 年 12 月），頁 279-287。 
6
 如袁枚十四歲時便著〈郭巨埋兒論〉，對自古作為孝道典範的《二十四孝》提出質疑。見 鄧

婉君：〈《子不語》冤鬼母題研究〉（渤海大學碩士論文，2020 年），頁 1。 
7 王正兵：〈從《子不語序》看袁枚的小說思想〉，《揚州大學學報》第 13 卷 1 期（2009 年 1

月），頁 104。 
8 王英志著，匡亞明主編：《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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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文本進行篩選及藝術加工，從而引起反思或寓教的功能。 

 

  儘管上文提到，部分學者肯定袁枚及《子不語》的思想價值，而此書亦曾

一度與蒲松齡（1640-1715）所著的《聊齋誌異》及紀昀（1724-1805）所著的

《閱微草堂筆記》齊名，稱為「清代三大文言小說」9，但《子不語》的研究價

值亦曾遭受輕視。縱觀各中國文學史專論談及清代志怪小說的章節中，筆墨多

費於《聊齋》及《閱微草堂筆記》上，對《子不語》相對罕見大篇幅的論述10甚

或直接忽略不提。各文學史論中亦不乏對其內容價值的否定11，如魯迅（1996）

曾評論《子不語》「過於率意，亦多蕪穢，自題『戲編』，得其實矣。」
12
；游國

恩等人（1982）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中更直批此書為「供無聊消遣的神鬼怪

異之談，沒有什麼思想價值。」13；或指其為《聊齋》之仿作。14 

 

  後來，針對這些觀點的反對聲音逐漸出現，《子不語》的研究價值逐漸受肯

定。首先，游國恩等人所編《中國文學史》於 2002 年的版本中刪去對《子不

語》思想價值上的批評。15占驍勇《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及高玉海〈「遊

 
9
 張泓：〈《子不語》研究綜述〉，《忻州師範學院學報》，第 26 卷 3 期（2010 年 6 月），頁 29。 

10
 魯迅的史論僅對《子不語》作數句評價，而袁行霈所編文學史把《子不語》與《夜譚隨錄》

合述，僅佔半段篇幅；游國恩等人亦僅對此作小段敘述。見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東

方出版社，1996 年），頁 168-169。另見 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3 年），頁 360 及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頁

244。 

11 袁行霈評《子不語》為「多為搜奇志怪之作，失之蕪雜。」，認為其思想淺薄、內容雜亂；另

有小說史著作認同魯迅對《子不語》率意而多蕪穢的評語。見 同注 10。另見 北京大學中文

系：《中國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年），頁 249。 

12
 同注 10，頁 168。 

13
 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四）》（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231。 

14
 書中認為《子不語》為清代《聊齋》仿作作品之代表。見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北

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38。 

15
 同注 10，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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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讕言」與「孤憤之書」——袁枚與蒲松齡小說觀比較〉等研究論文中，均否

定《子不語》為《聊齋》仿書的說法，更有學者認為《子不語》抒發了作者強

烈的主體意識及個人性情思想16，肯定此書的獨立價值1718；由此可見，《子不

語》有其研究價值，且袁枚的個人觀念亦在一定程度上於書中投射。 

 

過去《子不語》相關研究相當匱乏19而欠深入，鮮有專門研究《子不語》的

出版物如專書，而隨著學界對此書價值日漸的關注與肯定20，相關研究隨之增

多，惟目前尚處於初始階段，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有待發掘。周靜（2011）〈袁

枚《子不語》研究〉提出，當時《子不語》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專著，有深入

挖掘的必要。21；張泓（2010）及唐鵬（2019）分別發表〈《子不語》研究綜

述〉整理相關研究現況的不足。兩篇綜述的出版年份相差九年，但當中提及的

問題（如研究範疇狹窄而欠深度、研究方法過於模式化等）依然存在。22 

 

另外，筆者亦注意到《子不語》的已有研究當中，多重視書中的鬼故事

（如針對鬼故事及鬼形象）作分析，或對鬼神故事作綜合研究。事實上，此書

二十四卷23的七百四十五則故事中，單是直接含有「神」字的神故事便有約二百

 
16
 同注 7，頁 102。 

17
 占驍勇：《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52。 

18
 同注 5，頁 286。 

19
 就論文而言，截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在中國規模最大的論文共享平台知網上對篇名中包含

「子不語」的論文作檢索，自一九八三年以來，也不過一百三十篇，當中還夾雜並非指袁枚

《子不語》的檢索接過，如有關〈論語〉的〈小議「子不語怪力亂神」〉及〈「子不語怪力亂

神」正讀〉等。而且，同類作品「聊齋」的檢索結果共七千五百零三項，「閱微草堂筆記」的則

有八百一十三項。《子不語》的研究與此兩者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 
20 上注中提及的一百三十篇論文中，其中一百零八篇（逾八成）於二零零八年後出版，可見近

約十年來，《子不語》逐漸受學界關注。 
21
 周靜：〈袁枚《子不語》研究〉（東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頁 1。 

22
 同注 9，頁 31-32。另見 唐鵬：〈《子不語》研究綜述〉，《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第 40 卷 3 期

（2019 年 3 月），頁 103-104。 
23 故事名單見附錄。《續子不語》不在本次研究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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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七篇24，占全書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見，神故事亦是值得獨立探討的研

究方向。 

 

筆者對書中所建構的神明世界、神的身份、人神交涉互動等情節，及其所

反映的一些現象與思想亦尤其感興趣，因此，本研究將以經篩選的二百零七篇

「神」故事作為研究範圍，並從「《子不語》中建構了怎樣的神世界？」、「神世

界之於人世如何存在？」、「人神如何互涉？」、「書中神世界設定的意義？」、

「書中神世界是否具寓言性？何處反映？」等問題出發，進行文獻閱讀及文本

細讀，進一步歸納及分析故事中的神明世界的描寫、神明特質、人神互涉的模

式以及故事情節的發展等，進而探討袁枚於小說文本中所建構的神明世界的意

義及作用。 

 

第二章 《子不語》的神明世界：人界之上的人情社會 

《子不語》對神明或奇異之事的描述，多以有限的人類視角書寫，讀者透

過限知的敘事角度，僅能對神秘莫測而縹緲的神明世界窺探一二。縱然管中窺

豹，透過歸納書中神故事的情節，依然不難發現書中的神明世界與神靈均有其

鮮明特質，亦已自成階級分明的政治體系。 

 

書中所建構的神明世界，可分別從其自身內部的行政架構、人員組成、環

境與社會，乃至神界之於人界的物理結構與地位層級說明；而從其內部特質可

見，書中神界出現人情化的傾向。 

 

整體而言，筆者認為，書中的神界本身與人界社會——尤其是人間的官僚

系統——相仿；物理結構上處於人界之外，階層上卻位於人界之上。本章節先

 
24
 筆者於中國哲學古籍數據庫以「神」字搜索，並已篩選含「神」但字義與「神明」「神靈」

「神仙」等無關的篇章，如解「神色」、「精神」、「神妙」、「元神」、「神魂」、「神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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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各點，敘述書中神明世界的建構特點，並淺談這些特點或相關情節在文

本中所帶來的作用。 

 

壹、 神界的內部特質 

（一） 神界的行政架構 

  《子不語》中的神明世界，可謂是一個組織龐大的官僚系統，與人間的行

政體系相仿。 

 

神明領域主要由天界（又稱上界）與地府（又稱陰府、陰間、冥間等）兩

個空間組成，可視為神界的兩個主要行政機關；亦有部分神明生活於人間，但

多為天界神明受貶而至。25不論是陰府抑或天界的神鬼，均由天界的最高神——

天帝（又名上帝、玉帝）作為長官統治，其餘神明則作為臣屬，代表並執行天

意，行事需奏覆上帝；當神明之間出現紛爭，便需由上帝公斷。26 

 

若比較陰府與天界兩個空間的層級，天界神將的地位又要較地下冥司高，

如〈金剛作鬧〉中，儘管閻羅王奉上帝之命審判罪人，但因作為天上神將的金

剛神插手，閻羅王作為陰間的管理者，亦不敢與之對抗，只能由得金剛神釋放

罪人，後來通過地藏菩薩出手才成功阻止金剛神的行為。27〈判官答問〉中更表

明：「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風塵奔走甚勞

苦，賢者不屑為。」28城隍為陰間官員，與土地神同樣在天之下，多與人間交

集，儘管也是神明，卻不及天官尊貴，甚至被直指與人間官吏相若；相反，「上

界仙官」為尊。由此可見，天界的神仙在神界中有較高的地位。 

 
25
 如〈紫姑神〉中的仙女，正是由天上被貶至人間，而與人類相愛。見 同注 3，卷 10，〈紫姑

神〉，頁 187。 
26 如〈兩神相毆〉。見 同注 3，卷 3，〈兩神相毆〉，頁 52-53。 
27
 同注 3，頁 357。 

28 同注 3，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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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帝之下，神明種類繁多，主要包括各自然神、地方神及人神等，各司其

職。除身於神域之中、指名道姓的人神（如：關帝——關羽、孔聖人——孔

子、包閻羅——包拯……）擁有明確身份外，「神」其實並非特定的人物，而是

類似職稱的存在，由上帝指派。因此，神界會出現多個稱謂相同的神明29，或按

地區分類，類似人間的地方官，如各地均有城隍神，而州城隍又聽奉在其之上

的都城隍命令30，此外又有府城隍、縣城隍等。城隍隸屬於東嶽大帝，而城隍之

下又有土地神、鬼差等下屬，層級嚴謹分明，與人間官衙無異；人間所能接觸

到的人神，部分亦不過是以人神的名義任職的鬼，如〈關神斷獄〉中的「關

神」便是由上帝指派，而非關神真身。 

 

  神明世界內部的層級間，神官亦需按身份高低，遵循禮節互動。如〈鍾孝

廉〉中的烏紗神31、〈土地神告狀〉32及〈莊明府〉33中的城隍神，為各則故事中

為地位最高的神明，均南向坐；而屬下晉見品階較高的神明時，遣詞用字上亦

有講究，如〈土地神告狀〉中「婢跪啟：『太湖水神參見。』又啟：『棠里巡攔

神參見。』」34，水神與巡欄神較城隍地位低，因此需向城隍神跪拜，且用「參

見」一詞。 

 

  除了縱向層級之別，神明亦會被各自分配管轄的範圍與職責，抑或被劃分

為類似古時工部等官署的部門。如〈雷部三爺〉中模仿雷公騙人酒食的，便是

 
29
 〈王清本〉中便有十二個河神。見 同注 3，卷 17，〈王清本〉，頁 316-317。 

30 如〈土地神告狀〉中州城隍神所言：「我蘇州城隍神也，奉都城隍差委，來審汝家私買土地神

廟事。」可見城隍有州、都各級，為從屬關係，且各地有專門的城隍管理，如故事中的城隍指

明是蘇州城隍。見 同注 3，卷 3，〈土地神告狀〉，頁 48-49。 
31 同注 3，頁 4-5。 
32 同注 3，頁 48-49。 
33
 同注 3，頁 318-319。 

34 同注 3，卷 3，〈土地神告狀〉，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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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雷部」的下人35；〈城隍神酗酒〉中的城隍因酗酒而對人類胡亂審判、用

刑，關帝主持公道時，亦提到需把城隍送到有關部門追究責任。36 

 

  因不同神明管轄各自的事務，縱然神明多對人間事全知，但對於不是對應

事務的神而言，亦有祂們所不知或不可管之事：〈兩神相毆〉中，上帝為最高

神，管三十六天之事；「李大王」和「素大王」分別掌管世間萬物的道理與命

數，李大王僅知人的德行優劣，卻不知亦不能插手改變人的際遇報應。37縱然素

大王往往喝醉便亂作決定，使人類受冤或遇劫、賢人面對不公不平的遭遇，但

由於命途由素大王控制，李大王亦無法左右，皆因上帝表明自古以來道理不抵

命數，李大王對人的際遇僅掌管三分公道，素大王則能掌管七分；素大王甚至

能控制上帝所管轄的三十六天中的日食與星墜，連上帝亦無法做主。38至於〈獅

子大王〉中，人類被誤勾魂的事情不歸獅子大王管，雖祂因人命重要而決定插

手此事，但權位較土地神要高的獅子大王亦非直接介入，而是遣下屬通知相關

神明跟進調查。39 

 

在如此嚴謹的上下層級及管轄範圍的體系之下，神明需遵守規矩、整齊嚴

肅地工作，若越級行事，或插手非自己管轄範圍之事、犯錯、失責，則多需受

到懲戒，輕則罰俸或被貶謫，重則直接罷免職位。如〈獅子大王〉中作為主審

官的神，因土地神越過祂找上獅子大王訴冤的舉動，背上了失察的處分，需要

做報告和補救工作，但對於土地神為救無辜之人不得已的行為，則表示讚賞並

僅作口頭提醒40；〈狐祖師〉一則中，雖關帝麾下的金甲神解決了擾人家宅的狐

 
35 同注 3，卷 7，〈雷部三爺〉，頁 140。 
36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37
 李大王司賞善罰惡之事，面對人「無靈」的指責，祂稱“「汝行善行惡，我所知也；汝窮困

無子，非我所知，亦非我所司。」。見 同注 3，卷 3，〈兩神相毆〉，頁 52。 
38 同注 3，卷 3，〈兩神相毆〉，頁 52-53。 
39
 同注 3，卷 10，〈獅子大王〉，頁 182-185。 

40 同注 3，卷 10，〈獅子大王〉，頁 18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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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但因嫉惡太嚴、殺戮過重，而被扣減俸祿及調職41；〈驅雲使者〉中的神則

因行雨太多，而被貶謫人間。42這亦反映，縱然神明擁有過人的權力與神力，但

亦不得濫用，其行事是受到監管及限制的，這亦是對其他生靈的保障。 

 

  因神界公事繁忙，若神職空缺，便需尋人補替處理事務，維持系統運作。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一篇中，因原任城隍神被人類告發其貪贓枉法，被行

路神上奏東嶽神後，原任城隍神即時被革職拿問，而城隍之位則在奏明上帝

後，由告發城隍的人繼任。43 

 

  不僅是貶謫，神界同樣有晉升之事。除了立功而被上帝提拔外，應酬及考

績亦是晉升的方法，如〈土地受餓〉中的土地神便因是清官，不曾應酬，而未

能晉升到城隍廟任職，只能靠陰司大計考績時，受考官賞識、推薦才有望升

職。44 

 

此外，因「神」為職銜，神明亦會收取俸祿45，而其具體待遇、能力強弱則

與人類的供奉有關。神明多需要香火酒食維持生計，或需人類建廟、塑像祭

拜，信仰愈強，則神明力量與地位愈高46。像土地神這類專管一方人事的神明，

官職小，俸祿少，若不受賄賂，則過得貧苦不堪；但若得人類供奉，一次飽足

便可耐一年47；而〈城隍殺鬼不許為聻〉中城隍的下屬亦言：「……可燒錫錁二

千謝我。你莫嫌多，陰間只算九七銀二十兩。此項非我獨享，將替你為鋪堂之

 
41 同注 3，卷 7，〈狐祖師〉，頁 134-135。 
42
 同注 3，卷 12，〈驅雲使者〉，頁 215。 

43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頁 417。 
44 同注 3，卷 8，〈土地受餓〉，頁 146-147。 
45
 如〈何翁傾家〉中，死後於郡內城隍神祗擔任掌案書吏的親家，便於陰司工作積攢了五百兩

白銀的儲蓄。見 同注 3，卷 9，〈何翁傾家〉，頁 169-170。 
46 如〈李倬〉中，李倬成為城隍神後，拜託王經為祂造一塊碑，使人們尊敬祂、供奉祂，可見

神明需要人的供養。見 同注 3，卷 7，〈李倬〉，頁 126-127。 
47 同注 3，卷 8，〈土地受餓〉，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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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48可見人神對飲食、金錢的換算標準與觀念不一，但神明的生計與部分

行政成本亦需要人民的供養，正如人間官吏需徵收稅款一樣。 

 

  除體系之外，神明處事亦有共同的價值取向作準則，大體按照是非道德的

標準作判決，且因其對人的前世今生的全知，神的判決不僅針對凡人今生的行

為，亦針對其前生的罪業。如鍾孝廉今生對外「性方正，不苟言笑」，實際上不

葬父母、犯姦淫科。然而，這些不仁、不孝之事皆非神對他作判處的理由，而

是為了追究其毫無印象的、前生的謀財害命之過。49若其今生之善比前世之惡

多，則功過相抵，可以還陽。可見前世今生與善惡等因果，都是神明所看重的

審判考量。 

 

不過，神明的標準與人間所認定的是非與刑法並不完全等同。因其從人間

之外的高視點看待人間之事，亦知曉人的命途，祂們往往以更宏觀的角度考慮

事情，在某些情況下，神明可能為了大義、後果的緩急重輕，寧可使受害者蒙

冤、受污衊，也不把真正的犯罪者定罪。如〈關神斷獄〉中的偷雞案，教書先

生馬豐的鄰居因妻子被指責偷了李家的雞而欲弒妻，妻子因害怕而誣告馬豐，

馬豐無以解釋，便期望透過擲杯珓的方式，讓關神顯靈證明其清白。然而，馬

豐擲了三次杯珓均顯示為他所偷，導致他名聲受損，幾年都無法開館授業。數

年後，馬豐問卜時向關神抱怨當年之恥與關神之不靈，關神卻回覆指其命中為

官，應識事情的緩急輕重，他被誣害偷雞不過失館；鄰居的妻子若被定罪，則

要落得身死的下場。因此，祂冒著不靈驗的名聲亦要救人性命，而且這決定亦

受上帝肯定，上帝更因念其識政體，連升祂三級官職。
50
可見是非黑白並非神明

判決人間事務的唯一標準，祂們往往以更宏觀和大愛的角度判斷問題的處理方

 
48 同注 3，卷 3，〈城隍殺鬼不許為聻〉，頁 60-61。 
49
 同注 3，卷 1，〈鍾孝廉〉，頁 4-5。 

50 同注 3，卷 2，〈關神斷獄〉，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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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儘管從上述例子看來，神愛惜和保護人的性命，然而當人冒犯到神的權

威，神亦會降下神罰。神判決準則的大前提是凡人需尊敬神明。若人類把對公

義的追求訴諸於褻瀆神明的行動，則不管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最終仍需受小懲

作告誡，且無法躲避。如〈裘秀才〉中，裘秀才控訴神明騙人酒食，又斥責城

隍不作為、縱容屬下貪贓枉法。雖案情屬實，城隍跟進案件時亦把欺人的神明

革職處分，但裘秀才亦因不敬鬼神、多事好訟而被判「發新建縣責三十板」。儘

管裘秀才認為自己身處南昌而非新建，不出門則夢不成真，但在神奇力量的引

導和控制下，其懲罰終究應驗，在南昌的廟中被新建縣的縣令當街罰了三十大

板。51由此可見，神會透過懲罰不敬畏神明的人類，以維護、鞏固自己的威嚴。 

 

  有時候，神明作決策的道理亦是凡人無從理解的。〈鬼神欺人以應劫數〉一

則中，關神利用人民的信任，顯神跡欺騙起義軍，引其出兵造反，最終使他們

全數被剿滅。此處關神行事的標準不明，或是期望藉機解決叛亂的人民，抑或

僅因神明預知起義軍必將大敗而順應劫數為之52，可見神明的標準偶爾出乎道理

之外，非常人可揣度。 

 

  透過本節所述各例，不難發現《子不語》中的行政架構以及行事準則，均

與人間官僚品級制度相似，且層級、禮節、獎罰等均嚴謹分明，卻又在此基礎

上有其超自然的神奇設定與考量，同中存異；而書中神界的制度與準則，多從

人神之間的互動間（如人對神的控訴與神的回應、神明顯靈與托夢等）彰顯、

揭露，由此可見書中神界與人界的關係與交往緊密而頻繁。本文的第三章將進

一步就書中人神關係的情節作討論。  

 
51
 同注 3，卷 3，〈裘秀才〉，頁 44。 

52 同注 3，卷 5，〈鬼神欺人以應劫數〉，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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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界人員的組成 

  世界的特質與生活其中的人員亦息息相關，上節筆者已解構《子不語》中

神界的整體架構，因此，此節將進一步探討此架構之下的神界人員組成與其特

質。 

 

  筆者認為，《子不語》中的神明可分為「編制內」與「編制外」兩大類。編

制內的神指由上帝指派的神明，祂們大多於神界之中生活，亦於上節所描述的

架構中服務、工作，主要包括天神、陰官、自然神（如雷神、山神
53
、河神、海

神、專管蟲魚的八蠟神等）、地方神（如城隍、土地等）、人神（如關神、包閻

羅等），以及專司一事的功能性神明（如：賭神、文昌神、灶神等）等，還有經

常於故事中提及但身份不明的金甲神54；而編制外的神，則主要包括一些並非由

神界委任的神明或鬼魂，祂們多與人間關係親密、身份微小，或由一些傳說中

有功的死物演變而成，如家堂神、門神、樟柳神、筆神、人類首次鑽木取火的

那棵樹（〈燧人鑽火樹〉）、禹王的石碑（〈禹王碑吞蛇〉）等。祂們或出於個人意

願擔任55，或純粹被人類稱神56，抑或出於不明的原因而生神智或神奇力量。本

節僅針對編制內的神的特質作歸納分析。 

 

首先，《子不語》中的神明基本上均由鬼魂擔任，從根源而言，神即為人。

〈關神斷獄〉中，馬豐問關神，既已封帝57，為何仍可晉升。關神則答： 

 
53 如東嶽神、天山之神等。 
54
 金甲神多身份不明，僅以其身穿金甲的外貌特點命名；通常是其他神明的部下，且為武將，

如〈狐祖師〉、〈陳姓婦啖石子〉等篇。 
55 如〈道士作祟自斃〉中的醜道士，害趙生不成反害己，死後向趙生自薦擔當趙生家的樟柳

神，以將功抵過。見 同注 3，卷 8，〈道士作祟自斃〉，頁 158-159。 
56 〈藹藹幽人〉中的筆神為前朝翰林錢熹附身之筆，忽然現世，要求李玉鋐敬奉自己而助他考

取功名，亦吸引許多士人求見。筆者認為「筆神」之名或由人們因其神妙而流傳。見 同注 3，

卷 13，〈藹藹幽人〉，頁 237。 
57 民間信仰中，關神又稱「伏魔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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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四海九州，皆有關神廟，焉得有許多關神分享血食？凡村鄉所立關

廟，皆奉上帝命，擇里中鬼平生正直者，代司其事。真關神在帝左右，何

能降凡耶？」58 

儘管其他篇章中另有真關神於陰間現身、托夢於人或顯靈助人等事59，與此篇關

神所言略有出入，但鬼即人死所化，關羽本亦是凡人，而《子不語》中其他人

神同樣均為歷史人物，再結合為數不少的凡人被徵召成神的故事，由此仍可歸

納出神即鬼、即人的結論。 

 

  上節提及，因神界有升遷貶降之事，當原任的神明晉升、被貶謫或革職，

抑或就任期滿，神職便會出現空缺，需要尋人補替。接任的人選往往為上帝直

接指派，抑或由原任神明或其他神明向上帝推舉、經上帝同意而成，當上帝決

定了人選，便會通過托夢的形式或僅當事人可見的神諭60通知該人上任。 

 

成神的人選並非任意決定。透過書中原為歷史人物的人神的身份以及對其

餘人選的敘述，不難發現，神明的篩選往往代表某些道德價值標準。 

 

《子不語》中的人神多為舊時英雄或名臣，如關羽、包拯、孔子、夏侯

惇、張飛等，分別以忠義、智慧、公正無私等美德聞名。當中，作為忠義代表

的關羽更是書中出場較多的一位人神61，祂在民間信仰中地位崇高，於故事中亦

屢屢為百姓主持公道、保護人民62。至於其餘神職，亦往往是陽間正直、德行高

潔或有才有功者，才會被神明舉薦成神63。除上文提及村廟關神均為「里中鬼平

 
58
 同注 3，卷 2，〈關神斷獄〉，頁 33。 

59 如〈酆都知縣〉。 
60 如〈鄱陽小神〉、〈童其瀾〉等篇。 
61
 如〈酆都知縣〉〈蒲州鹽梟〉〈蝴蝶怪〉〈關神斷獄〉〈鬼神欺人以應劫數〉〈狐祖師〉〈城隍神

酗酒〉〈掛周倉刀上〉〈關神下乩〉〈荊波宛在〉〈關神世法〉等篇章均提及關帝。 
62 如〈田烈妻〉、〈蝴蝶怪〉及〈蘇耽老飲疫神〉等篇。 
63
 如〈蔣太史〉的蔣太史因由才子之名，被任滿的神明舉薦為接任者。見 同注 3，卷 9，〈蔣太

史〉，頁 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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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正直者」64外，〈鬼攀日線才能託生〉中的修術者亦直言：「德大者，成神

佛。」65；而〈石崇老奴才〉、〈楊成龍成神〉、〈靈鬼兩救兄弟〉、〈井泉童子〉及

〈李倬〉等篇目中的城隍神，皆因正直而被上帝封神；〈圖公為神〉的城隍神，

則生前「清操卓然」，被人民稱「百餘年來無此好鹽政也」，因此亦被上帝任命

為神。66此外，不僅是德高之人本身，甚至連其親人亦可能被封為神67。 

 

  縱使神明理應都是經篩選的正直德高之人，但故事中亦有少數貪污舞弊或

瀆職失責的神明，然而，最終祂們仍會受到人民及其他神明監督、接受刑罰。68

書中神界所倡導的尤其重視德行的成神標準，結合執法嚴謹的行政體系，使故

事中的人類在人間受冤屈時，仍有中立嚴明而公正的神界官員為依靠和後盾，

為他們討回公道。這個與人間官僚結構相似、神即為管治人民的官吏的神界，

或許成為了現實世界的投射，反映人民對理想上位者的期盼。 

 

  此外，成神的條件，某程度上亦反映了編者對人欲的肯定。袁枚本身反對

宋代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之說69，而現實中所盛行的這種論說，本身亦成為

了一種標準，窒礙了人間對個人欲望需要的表達與肯定。然而，在〈兔兒神〉

一則中，個人情欲卻受到了神明的祝福。胡天保因迷戀俊美的巡按而屢屢偷

窺，巡按感到奇怪而旁人亦不敢言；一次胡天保竟偷窺巡按如廁，巡按發現且

得知他戀慕自己後，便將其處死。縱使胡天保貪戀男色、行非禮之事，但冥間

官吏僅是嘲笑而不責罰他，後來甚至被陰官封為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

事。70這則故事，反映人的情欲需要於人世間受限制及被忽視，但在更高視域的

 
64
 同注 3，卷 2，〈關神斷獄〉，頁 33。 

65 同注 3，卷 8，〈鬼攀日線才能託生〉，頁 157。 
66 同注 3，卷 17，〈圖公為神〉，頁 307-308。 
67
 〈黑煞神〉中官員的女兒死後成為冥司痘神，享香火。見 同注 3，卷 8，〈黑煞神〉，頁

152。 
68 如〈裘秀才〉、〈獅子大王〉、〈土地受擊〉等篇。 
69
 張靈：〈《子不語》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5。 

70 同注 3，卷 19，〈兔兒神〉，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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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界中，這卻是不受指責的；而神明的任職，正正肯定了人類性靈需要及人欲

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認為人欲是值得開設神位管理、保護的存在71，呼應了袁枚

的性靈主張，亦是《子不語》「驅庸」功能的體現。 

 

  另外，神由人死後擔任，均保有生前的記憶與情感、延續生前的身份。 

 

  〈酆都知縣〉中，關羽亦因人類直呼其主公劉備「玄德」之名而發怒離

去，顯示祂仍對生前的君主懷敬仰之情；而後冒犯關神的人回到陽間後便遭受

雷劫，幸得包閻羅先讓他中風身亡及護其脊背，才得以免去雷電焚身與死無全

屍之苦。72至於歐陽澈，死後因忠誠而被上帝任命專管杭城水旱之事，他便托夢

於人，為其兩名好友塑像以輔助他辦公，且當人問起為與他同時身死的陳東不

一同管事的原因，他則言陳東已受聘輔助現司南嶽的李伯紀。73由此可見，歷史

人物於神界中一一有了安處，且依然互有聯繫，其生前的交游網絡將延續到死

後的世界。 

 

不僅如此，神明甚至仍可與在世的親友交往，但假如洩露天機，運用職權

幫助親友，則需遭受天譴。〈雷擊土地〉中的土地神，因知生前好友的母親將因

前生罪孽而受雷劫，於是指點好友「速盡孝養之道，凡太夫人平日一飲一饌、

一帳一衣，務使十倍其數」，使母親因浪費、祿盡而亡，得以善終、保留全屍，

免去雷擊之禍。數年後，其母果死；再三年，當雷劫降臨卻無法擊打棺木，便

 
71 書中部分非神故事中，亦有關於人欲的討論，雖未代表明確的價值傾向，但仍引人反思情欲

的存在意義，提供了一個思考的角度。如《子不語》中有〈清涼老人〉一則較極端的例子。清

涼老人為一名被稱為「活佛」的僧人，曾受相國聘請講禪。清涼老人死後再度轉生為人，貌美

似女，當他看過春宮圖及初次嘗歡後，便天天沉迷淫穢之事。當他人見清涼老人化女妝、裸露

下體、與多人集體行巫山雲雨之事而大罵：「活佛當如是乎！」時，老人稱：「男懽女愛，無遮

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俗士無知，大驚小怪。」指出世間的生機本由歡愛而成，無需詬

病。見 同注 3，卷 17，〈清涼老人〉，頁 313。 
72
 同注 3，卷 1，〈酆都知縣〉，頁 6-7。 

73 同注 3，卷 22，〈歐陽澈〉，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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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擊碎土地廟的神像。74可見神明徇私仍會受罰，彰顯天道之公。 

 

  這種設定延續了人的生命，使人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死後仍有發言的

能力。〈兩神相毆〉中，周昭王控訴指，其祖輩都是積德累仁的聖賢，為何到他

按例南征，卻落得為楚人溺死、屍身險些為江魚所吞的下場，而兩千年來僅齊

桓公曾以為他報仇的名義對楚起兵，此外楚國則毫無報應，期望素大王查明真

相。75〈董賢為神〉中，漢大司馬董賢亦托夢於人，指自己為王莽所害，上帝憐

其無罪而封為大郎神；又為班固所著史傳中對自己不實而矛盾的負面記載辯

白、解釋真相，期望對生前的仇人王莽報仇、為自己正名；而王莽亦於死後，

因其滔天罪惡而被上帝懲罰受刑。76 

 

人死後本不能言，善惡亦未必於生時得報，且後世對歷史人物的認知均來

自歷史書寫，史書所記載的卻不一定是事實，內容或許受編者的取向影響。神

界的設定擴展了人的死後空間，為歷史人物提供辯駁、訴冤的機會，亦使各人

落得與善惡對應的下場。由此可見，《子不語》透過娛樂性較高的筆記小說，構

成對正統文化所傳承的歷史書寫真偽的懷疑，帶起對史書的價值導向和可信

性、歷史人物形象的褒貶的思考的可能性77。 

 

  此外，《子不語》的神界並非直接複製人間的歷史秩序，甚至建構了獨特的

歷史脈絡與全新的時間線。書中所敘述的死後世界（包括神界）像一道時間的

主線，而人間的每個朝代不過是從這主線衍生的小分支。當人渡過時間支線空

間中的生命後，則會回到主線之中，因此本應生於不同朝代的歷史人物死後便

 
74
 同注 3，卷 13，〈雷擊土地〉，頁 245-246。 

75 同注 3，卷 3，〈兩神相毆〉，頁 52-53。 
76 同注 3，卷 2，〈董賢為神〉，頁 39-40。 
77
 〈賭錢神號迷龍〉亦以被賭神做過記號的人一心賭博，解釋《漢書》中因賭博而丟掉後位的

十人的原因。見 同注 3，卷 3，〈賭錢神號迷龍〉，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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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神界相遇、共事78；而後神明仍有可能從主線進入下一個分叉，即重新投胎

到現世為人。79由此可知，人死成神後，便相當於生命的凝固，既是延續今生，

又是重生與永生。 

 

  總結而言，神界的建構從系統、處事、人員、歷史上，均有別於人間的設

定。成神其實相當於一種生命的延續，人神之間的界線模糊，最大的差別在

於，神明被賦予了神奇的力量以及管理人間事務的職能，不再受人間的標準限

制而需遵守神職的規矩；神明的甄選亦反映明顯的道德價值導向。《子不語》的

神世界，利用了現實中人所不知或一知半解的部分（如死亡），創造一套新的邏

輯，例如為暴斃而亡的有德之人，提供了一個善終的歸宿與結局，而蒙冤之人

亦獲得為自己昭雪的途徑與機會，作為安慰、填補現實中的不美滿；而部分人

世間不應許的事情，於神界亦會被接納與祝福。由此可見，這個虛構的空間，

為人世本身的生死得失、歷史真實、人欲等，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空間或更廣闊

的標準尺度。 

 

（三） 神界的環境與社會 

  從上文可見，《子不語》中神界整體的行政結構與人間官僚系統類近，而神

明亦均由人身死所擔任，且保有情感與記憶。而事實上，因人神同源，神明組

成的神界環境與社會，同樣與人間相仿，社會更呈現人化傾向。 

 

  書中較少描述天界環境，或因天神是神明體系中層級最高的，且天較地遙

遠，因此甚少直接現身或讓人類進入和窺探的機會，僅有的描述亦相對抽象縹

 
78
 如〈酆都知縣〉中，東漢的關羽與北宋的包拯均於陰間辦公。見 同注 3，卷 1，〈酆都知

縣〉，頁 6-7。 
79 〈裘文達公為水神〉中，裘文達本為燕子磯水神，當年太夫人於燕子磯水神廟求子，當晚夢

到有人言：「與汝兒，並與汝一好兒。」，第二年便生下了裘文達，而裘文達此生結束後，便復

位擔任水神。見 同注 3，卷 15，〈裘文達公為水神〉，頁 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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緲，略顯神妙，如「天堂上軒軒大明」（〈蔣太史〉）80、「宮闕巍然」（〈忌火

日〉）81、「長松夾道，朱門逕丈，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九天玄女〉）

82、「萬道金光，不見河路，地上俱鋪雪白銀磚。台上宮殿巍峨」（〈雷神火劍〉）

83，可知天界明亮輝煌，多似人間宮殿；甚至，神明亦會特意請技藝高超的凡人

工匠興建居所。84  

 

  書中對人間交往甚繁的地府，則有較多具體敘述，且從描述中可見陰間與

人間市井幾乎無二：〈酆都知縣〉中言，鬼神所居之處「地黑復明，燦然有天

光。所見城郭宮室，悉如陽世」，唯獨不同的是，人民沒有影子，且蹈空而行。

85而〈莊明府〉則描述陰間街上有戲班搭檯表演，吸引眾多觀眾觀看。由此可

見，地府另有天地，從物理環境至於人民的活動，皆與人間極為相似。 

 

  不過，「悉如陽世」的神界的某些部分，亦可能是神明所施的障眼法。〈太

白山神〉中的工匠向神乞取府中的金絲小狗而王不許，於是擅自偷抱走一隻小

狗。當他在離開神界的路上再看那隻小狗，小狗卻變成小金龍飛走了，而且爪

子傷到工匠的手，使之終身殘廢86；陰間的吃食從外觀上亦與人間一樣，卻於人

有害，因此神明多提醒身處神界的凡人不得進食。87由此可見，人在神領域之中

所見的部分事物，亦有可能是神為了遮掩部分天機，抑或為保護凡人而作的偽

裝。 

 

 
80
 同注 3，卷 9，〈蔣太史〉，頁 173-175。 

81 同注 3，卷 19，〈忌火日〉，頁 353。 
82
 同注 3，卷 8，〈九天玄女〉，頁 155。 

83 同注 3，卷 22，〈雷神火劍〉，頁 412-413。 
84 〈太白山神〉中，木匠墜入池中，被人引領至殿中王者之處，言是：「知爾藝巧，相煩作一

亭，故召汝來。」工匠便居住在水中的府邸，三年後建成亭子，得三千兩黃金作賞金而歸。見 

同注 3，卷 23，〈太白山神〉，頁 430。 
85 同注 3，卷 1，〈酆都知縣〉，頁 6-7。 
86
 同注 3，卷 23，〈太白山神〉，頁 430。 

87 如〈獅子大王〉、〈洗紫河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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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神明與凡人本是同根，且整個神明世界都與人間相似，神世界亦明顯出

現人情化傾向。 

 

  《子不語》中所敘述的神社會由擁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明組成，但神明的能

力固然較凡人強大，同時亦有著各種弱點，亦與書中的許多鬼怪一樣，保留世

俗的算計與人化特質。88上文曾提及，當神明人手空缺時，亦需替補才能處理繁

忙的公務，並非萬能。儘管神明的任命曾經過道德的篩選，但與凡人社會一

樣，既有公正廉潔、知過能改89、知恩圖報90，盡量滿足信眾或幫助自己的凡人

的願望
91
的神明；亦有徇私枉法

92
、貪污舞弊

93
、怠忽職守

94
的神明。而神明作為

工作，同樣需要考績、獲取俸祿，甚至需要凡人幫助，否則便會出現落魄挨餓95

或力有不及的情況。96此外，神明同樣有七情六欲，會憤怒，會對親友生惻隱之

心；祂們亦需遵循禮節97及進行社交活動，如聚會98、與人類交友99等。神明更有

情欲的需要，如〈紫姑神〉中的神明便與人相戀，結為夫妻100。 

 
88 陳文新指出，《子不語》中不管鬼怪的能耐大小、善惡與否，袁枚大都讓祂們保有世俗的算

計、情態、愚蠢或聯想，營造出富娛樂性的濃郁情趣。見 陳文新：〈通脫真率 以文為戲——論

袁枚的志怪小說〉，《明清小說研究》，1988 年 4 期（1988 年 11 月），頁 135。 
89 如〈祭雷文〉中雷神錯殺十五歲的少年，在少年的父親以祭文控訴後，即再擊一雷使孩子復

活。見 同注 3，卷 6，〈祭雷文〉，頁 107。 
90 如〈囊囊〉中，神托夢於人，稱多年來幸得章某的尊敬與香火，若章某有所求則可焚牒招祂

於夢中相見。後來神為其鄰女除怪。見 同注 3，卷 3，〈囊囊〉，頁 51。 
91 如〈董賢為神〉。 
92
 如〈獅子大王〉中，尹廷洽因其於陰間任職的族叔為救自己侄兒尹廷治，而偷改執法的牌

子，使尹廷洽被誤勾魂至陰間。見 同注 3，卷 10，〈獅子大王〉，頁 182-184。 
93
 個別神明會應酬、與鬼通氣或收辛苦錢辦事。如〈通判妾〉、〈土地受餓〉、〈唐配滄〉等篇所

提及的狀況。 
94 如〈城隍神酗酒〉中的神明因喝得酩酊大醉而犯錯。見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95
 如〈土地受餓〉中的土地神因無人供奉而俸祿微薄而挨餓。見 同注 3，卷 8，〈土地受餓〉，

頁 146-147。 
96
 如〈狐祖師〉中的金甲神，能力有限，需人的協助殺妖。見 同注 3，卷 7，〈狐祖師〉，頁

134-135。 
97 如〈土地神告狀〉。 
98
 如〈妓仙〉。 

99 如〈蘇耽老飲疫神〉及〈雷擊土地〉。 
100 〈紫姑神〉中的紫姑神與凡人相戀私奔，無顏回到天界，而地府也不敢收留上界仙人，但於

人間沒有形體無法生兒育女，最終向泰山神君求情後，才得以投胎託生，十五年後再續前緣，

結為夫婦。見 同注 3，卷 10，〈紫姑神〉，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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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章看來，書中的神界的內部特質與人間多有類近之處，似是人間現實

的投射。故事中人們對神官而非人官的依賴，神官的良莠不齊，或映射出現實

中出現的問題。雖然如此，神界中行事不正的神明均會很快受罰，且神界本身

對神明的篩選要求及行事準則，這些部分亦可能反映人間對於理想世界的期

望。而且，當人間與神界這兩個世界越是相似，兩者之間的差異便越是能反映

其建構意義的所在，如人間的生命本始於生、止於死，但神界的存在則填補了

生前與死後空間的空白。這種設定的意義，將於本文第四章進一步探討。 

 

貳、 神界之於人界的物理結構 

  本文上一部分已探討《子不語》中神界內部的結構與特質，且已了解到人

與神是並存且互有交流的。在此部分，筆者將進一步解說從外部觀察的神界與

人界的物理結構，以及此結構之下的人神關係的限制。 

 

  上文曾指出，《子不語》的神明領域主要分為天界與地府。當凡人進入這兩

個領域時，通常都由神官帶領或被賦予神的記號（如拜帖、氣息101等）。前往天

界的夢中，或由飛天的馬車引領102；前往地府則多由井口入103。簡單而言，即天

界與地府的位置，正如人間所定義的天與地、上與下。書中亦有少量提及凡人

在人間行走時，糊里糊塗闖入的神秘地帶104，平日則不可見。因此，筆者認為

神的領域與人界的結構，應主要為上中下三層，人界於天界與地府之間，而天

 
101 如〈劉刺史奇夢〉。 
102

 如〈蔣太史〉，蔣夢見有隸人持請帖而來，便不自覺地隨行到了神廟，騎上門內的泥馬後，

馬騰空而行，最終到達一個寬敞似王者居所的大殿下。大殿中有兩個井，一言是前往天堂，另

一是地獄。見 同注 3，卷 9，〈蔣太史〉，頁 173-175。 
103

 如〈酆都知縣〉中知縣以長繩捆綁自己而墜井，入井五丈許後便到達陰間。見 同注 3，卷

1，〈酆都知縣〉，頁 6-7。 
104 如〈洗紫河車〉中主角因迷路，見鬼門關石碑，糊里糊塗便出了陰陽界。因他是生人，神域

易入難出，亦不能吃祂們的食物；最終靠牛頭鬼掩護才回陽。見 同注 3，卷 5，〈洗紫河車〉，

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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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兩界的神本可互相穿梭活動，或被貶至人間，造成神與人的活動領域偶有交

疊的部分。（如下圖）105 

 

 

 

  〈徐崖客〉一篇提及：「天地之性人為貴。凡荒莽幽絕之所，人不到者，鬼

神怪物亦不到。有鬼神怪物處，便有人矣。」106顯示天地以人為最重要的，而

本章的第一部分所舉的例子中，亦曾提及神的職能（如對人類作判處、幫助人

類等），反映神界正是於人界之外管理凡人、同時為凡人服務的存在。然而，雖

人神兩界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卻不代表神與人能夠相互自由進出對方的空間。 

 

  儘管結構分明，而人類似乎亦對神界的存在有所知，但相較神對人界的干

預，凡人甚少有機會參與到神的領域之中。 

 

〈酆都知縣〉中，縣令為與陰官商討減免其向人類收取的保護費，決定前

往鬼神的居所，而井便是人間前往地府的通道。然而，「井底即鬼神所居，無人

敢往」也僅是傳聞，實則因對神領域的無知，從未有人敢於前往。而縣令入井

五丈多些才另有天地，且一路上被各陰官提問其前往陰間的目的。而包公知道

縣令此行的目的後，則向他解釋不過是世間的妖僧惡道利用鬼神的名義騙人、

 
105

 圖中箭頭為神明的活動路徑，表示兩界可相互穿梭。 
106 同注 3，卷 17，〈徐崖客〉，頁 314。 

神域（天界）：神、仙 

人間 

神（地府）：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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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保護費，只是「鬼神幽明道隔，不能家喻戶曉，破其誣罔。」107此外，部

分從陰間回陽之人，亦需由陰官帶領或幫助，才可毫髮無傷地回到人間108。不

過，以肉身進入神界的凡人僅為少數，尤其天界位於人間之上，凡人難以登

天，更多的是透過夢境以神識進入，而人的神識身處神界時，往往肉體已死，

僅餘心頭溫熱，當神魂返回人間才會復活。109由此可見，神界本身於人類而言

是神秘的獨立空間，而陰陽本相隔，神與凡人平日不得隨意進出各自的領域，

人更是難以窺探神界之事。 

 

這種物理結構，影響了人與神互動的模式。同時，正因神界的神秘與人對

此領域的限知，這些陰影部分的書寫，便有足夠的空間建立一套於其合理的新

邏輯。 

 

參、 神界與人界的層級比較 

  從上文可知，《子不語》中的神明為人類所信奉，受凡人酒食，且組成一個

為人類服務的社會，既有保佑凡人及維護人間秩序的職責，亦有監督和懲罰人

類的權力，神界之於人界似乎有著管治者的角色。此部分將進一步分析人界與

神界在地位等級上的差別，以及凡人在這種等級壓制之下的遭遇。 

 

  前文提及，天帝是世界的至高神，高於一切，掌管萬物；而城隍神、土地

神等為神界中職級較低微的神明。儘管如此，這些小神亦有權對人及鬼進行判

 
107

 同注 3，卷 1，〈酆都知縣〉，頁 6-7。 
108 如〈劉刺史奇夢〉。 
109 如〈火燒鹽船一案〉、〈獅子大王〉、〈妓仙〉等篇。〈妓仙〉中，王書生登山後遇見成為神仙

的故友，便於該地留宿多日，最終卻被神仙推下懸崖、回到陽間，才知道自己的軀體留於山

下，且已死去二十七日。見 同注 3，卷 11，〈妓仙〉，頁 2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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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110，輕則判其受杖責111，重則直接剝奪陽壽112，甚至有權指定凡人來生投胎的

人家。113即使人能夠向神明請願、訴冤甚至斥責神明，但神能夠選擇不跟進、

不回應人的請求與期望；相反，神的要求和決定卻是凡人無法推卻的，若人不

敬鬼神抑或行事不正，亦可能不被保佑114甚或受到懲罰115。 

 

成神之人面對徵召的遭遇，同樣反映了神對人在權威上的絕對壓制。因神

界事務繁忙，為維持系統的運作，人收到成神的通知後，通常會於三天內死亡

116甚至即時暴斃就任。如〈鄱陽小神〉中，金世安突然看見別人都看不見的景

象，通知他要去當神官了，然後很快便有人抬轎來請，隨即旁人便看見金世安

主動跳入鄱陽湖溺死；其妻於本傷痛欲絕，守孝期間卻看到了丈夫派來請她上

任的官差，於是盛裝打扮，在別人都看不見轎子的情況下，做了個上轎的動作

便暴斃不起。117由此可見，神明的指令都是突然且急迫的。 

 

面對神突如其來的徵召，人類並沒有話語權，普遍只能順應旨意迎來身死

的結局。如〈西海祠神〉中的水神，堅決推辭不得，第二天便端坐而逝118；〈蔣

太史〉中，蔣太史被神交代接任一事，他先以「母老子幼」為由推託，而神隨

即發怒，並指已把其姓名上奏於上帝，不可挽回；蔣太史也於神域遇上自己的

老師，老師當初亦是無奈拋下妻子就任119，由此顯示人力對神命之不可抗，人

 
110

 如〈城隍殺鬼不許為聻〉（此版書中誤把「聻」以為「聲」）等。見 同注 3，卷 3，〈城隍殺

鬼不許為聻〉，頁 60-61。 
111 如〈裘秀才〉等。 
112

 如〈鍾孝廉〉、〈金剛作鬧〉等。 
113

 受陰司杖責所傷的人會死亡，如〈城隍神酗酒〉中因錯判而死的人，被指派到某家轉生，二

十歲考中進士作賠償。見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114

 如〈何翁傾家〉中，因何翁不義，後來到城隍廟告狀便再也不靈驗，神不再為祂而降。見 

同注 3，卷 9，〈何翁傾家〉，頁 169-170。 
115 如〈裘秀才〉等。 
116

 如〈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中的城隍、〈西海祠神〉中的水神、〈童其瀾〉的河神與〈楊四佐

領〉的第七殿閻王及其好友，均在收到通知的三天之內死亡，且僅有一兩天時間打點身後事。 
117 同注 3，卷 3，〈鄱陽小神〉，頁 50-51。 
118

 同注 3，卷 20，〈西海祠神〉，頁 378。 
119 同注 3，卷 9，〈蔣太史〉，頁 17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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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面對神明的決定，基本上沒有商量和逃避的餘地。不過，被徵召成神的人之

中亦有免去死亡的例外，如蔣太史歸家後，與眾人一同念誦大悲咒，成功逼退

了空中請他上任的轎子，最終免去了身死成神的結局120，可見儘管人本身無權

亦無能推翻神的決定，卻可以利用神的力量與神的抉擇抗衡。 

 

這種成神的敘事，為人類的暴斃提供了一個重新反思的方向，亦擴展人的

死後世界的想象——早死或暴斃未必是壞事，不過是蒙神寵召、為天下人服務

罷了；同時亦反映了《子不語》中的神界是無上權威、對人的言行與命途有絕

對的控制權的設定。由此可見，神界整體的地位階級比人界要高，人與鬼成神

後，便成了比原本更高的存在，祂們擁有超自然力量能做到人力以外的時，亦

是人界的守護者、秩序管理甚至管治者，能夠左右凡人的今生與下輩子的事

情；而人對神的影響卻十分有限。 

 

  神明層級之高亦體現於其對人間事超越時空的全知上。《子不語》中，神對

人間事往往是全知的，反之人對神明的背景與規則等則所知有限甚或無知。儘

管凡人沒有特意告知神明，但神明對人的舉動瞭如指掌，如〈隴西城隍神是美

少年〉中，謝某於作文中表達對城隍徇私枉法的不滿，當夜神明便因此事托夢

於其老師121；〈蒙化太守〉中，曹舉人暗地裡私吞賑災用的錢財，無人知曉，連

其父與妻子均不知情，結果早早病死。其父認為自己做官清正，兒子不應落得

如此下場，而神卻知道曹舉人所行之事，托夢向他解釋，更引導他到兒子的書

齋尋得贓款122；〈見娘堡〉中劉子尋親久而不得，夢中獲神啟示「石漈」二字，

後來果然因而與母親重遇。
123
從以上例子可見，各空間的事均在神的掌握之

中，且神會於短時間內對冒犯自己或不義之事作相應的處理。 

 
120 同上注。 
121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頁 417。 
122

 同注 3，卷 14，〈蒙化太守〉，頁 253。 
123 同注 3，卷 13，〈見娘堡〉，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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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神的全知亦超越時間，跨越前世今生與過去未來之事。凡人早年做

過的壞事最終仍難逃律法處罰124，而前生犯下大過的凡人，今生或因前生罪孽

而被緝拿，儘管自己對此一無所知，仍需負上責任，遭受劫難。125而且，陰司

又有簿冊，記錄凡人一輩子的的命數、壽命，預知人的生死禍福。如莊明府向

城隍查詢命數，城隍告知後，所言遭遇均一一應驗。126 預言亦有被改變的可能

性：〈南山頑石〉中，陳秀才被預告將成為肅愍神的門生，神亦特意提點他的遭

遇：「死在廣西，中在湯溪，南山頑石，一活萬年。」需度過廣西的死劫，才可

能中榜。後來秀才果然遇到南山石怪偽裝的老翁，險為之所害，最終把老翁拉

進肅愍廟，怪便被除去了，而後來秀才冒充為湯溪的籍貫報考，果然考上進

士。127由此可見，人的命途基本上都會跟著神明的預言進行、成真，不會更

改，除非有神的力量相助，才有扭轉命運的可能。 

 

這種預敘，重新安排了現實中人們僅能知今溯古的時間順序，彰顯了神的

神妙；而人完全袒露於神的視角內，如下棋人看盤中子，縱覽全局，一目了

然，無秘密可言。 

 

  相反，因神界本身並非人所能主動干涉的，且因神界體系龐大，人對神明

的認識，若無史書記載、無人提醒，或神沒有自表身份，人對非關公、包拯之

類著名的人神幾乎一無所知，僅能以對對方外觀的觀察作描述，多不具體，如

〈鍾孝廉〉中對神的敘述僅有一句：「有神烏紗冠，南向坐」128；〈呂兆鬣〉

中，呂兆鬣前世為馬，死後只見一白鬚翁帶牠到衙門之中，內有烏紗神上坐，

 
124

 如〈常熟程生〉。 
125 如〈鍾孝廉〉。 
126 同注 3，卷 17，〈莊明府〉，頁 318-319。 
127

 同注 3，卷 1，〈南山頑石〉，頁 5-6。 
128 同注 3，卷 1，〈鍾孝廉〉，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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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叫人寫了像是古篆文的文件再帶牠投胎，對神界所見人、物均只有模糊的

指稱129；〈鞭屍〉中對突然出現賜鞭相助的神秘人物的描述為：「白鬚翁，著藍

色袍」直至發現坐山虎成功被消滅，人們才有了「白鬚而著藍袍者，此方土地

神也」的猜想。130從上述數個例子可見，當神沒有紓尊降貴介紹自己的身份

時，甚或因凡人地位較低或為戴罪之身而不得直視和揣度神明，對神明的了解

極為有限。 

 

  偶爾，人亦因對神的不熟悉，觸犯神明逆鱗而不自知，落得受罰甚至身死

的結局。〈驅雲使者〉中，把總張仁奉命通緝私鹽，路遇怪物，追尋之後發現松

下石洞內一句裹著錦被、「口吐白煙，三目四臂，似僵非僵」的屍體，便以火燒

毀之。結果數天後，驅雲使者現身，告知自己為被貶謫到凡間的天上使者，把

原身藏於石洞中，待期滿後重回天界，但張仁狠心燒其原身，使祂無所棲神，

便要求張仁尋道士為其誦經重聚原身，而張仁本命可官至一品提督，因此事被

上帝削減其官籍，只能止於把總之位131；〈金剛作鬧〉中有人為死人念誦《金剛

經》，結果招來金剛神從閻羅手上搶走犯人。念經的人全然不知情，卻被神托夢

告知他雖為好意，無大罪過，但妄召尊神仍需受小懲減壽一紀，於是該人不到

十年便去世了。132由此可見，「不知者不罪」並不適用於人神的互動之中，只是

懲罰或輕或重，且不由得人類抗逆。 

 

  神界的神秘與神妙促成人類對神的敬畏，而其高權威及全知的設定，使其

成為於人具說服力的發言人，利用其行事、判決等標準建立一種價值導向，如

強調具正直、清廉、孝順
133
等都是正確的品行，具此美德之人將受神的嘉許、

 
129

 同注 3，卷 11，〈呂兆鬣〉，頁 206-207。 
130 同注 3，卷 10，〈鞭屍〉，頁 181。 
131 同注 3，卷 12，〈驅雲使者〉，頁 215。 
132

 同注 3，卷 19，〈金剛作鬧〉，頁 357-358。 
133 如〈城隍替人訓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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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佑甚至有成為神界一員的資格；相反，不仁不誠則是神所不提倡的，甚或會

因而降罰。 

 

  此外，《子不語》中的神界明顯凌駕於人界之上。不過，神明雖位於高層、

有管理人類的權利，但從前文探討神界的內部特質的引例看來，神明亦有為人

類服務的責任，更需要人類的信仰與供奉維持生計，因此人神是互相依存的，

就好似現實中的官民關係，官吏有管理人民、收取稅項之權，但亦有為人民解

難的義務。透過人神兩界之間「管理與被管理」、「服務與供養」的關係，可見

《子不語》中的人神關係或許存在對現實中官民關係的隱喻。關於這種隱喻的

意義，筆者將於本文第四章再作深究。 

 

第三章 《子不語》中的人神關係 

  從本文上一章節可知，神的世界並非孤立的，反與人間共生共存，有著千

絲萬縷的關係。本章節將進一步探討書中兩界之間凡人與神明互涉的模式與相

關情節。 

 

壹、人神交涉的特點 

人神關係多從人神的互涉中體現。上文提及人與神不能隨意進出各自的空

間，這部分將嘗試整合有關的人神互涉渠道，了解《子不語》中的凡人與神明

如何與對方產生聯繫。 

 

  神界與人界的物理結構，使凡人之軀難以進入神的領域（如凡人沒有自行

前往天界的途徑），加上人神之間存在明顯的地位差異，神界於人而言保有很大

的神秘性，使人類敬畏神明，或因對未知與不合人間常理的恐懼，而不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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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道聽途說的前往神界的方法134，因此，《子不語》的「神」故事中，人神互

動的方式通常都是間接干涉135，鮮會直接進入各自的領域136，而人類進入神界多

須由神召見、接待，至於「鬼神力量，終須恃人而行」137，層階較人類高的神

明同樣不能隨意於人間現身，且其力量多需通過人為媒介施行，如〈囊囊〉中

的神明親自前往人間為人除害，但需凡人章某準備紙轎、紙刀等物，並通過人

言施法，如章某言：「上轎」，則紙轎變重，即神已上轎；章某言：「斬」，紙刀

隨即盤旋有聲。雖神明親往人間，但全程未見神明，均需靠人類與人間的物件

為媒介知曉神明的存在。 

 

縱使鮮能直接交流，人神聯繫的方式仍十分多樣，如人作主動的一方，多

從作文焚牒138、擲珓扶乩139、供奉祭祀140等途徑向神明訴說自己的需求；神作為

主動方時，則托夢141、附身於人142，或以不尋常的現象顯靈。143這種間接的連接

渠道，保留了神之於人的神秘感與陰影地帶，使有關神的設定存在更多可能，

亦為創作帶來更多的發展空間。 

 

 
134 如〈酆都知縣〉中，人們都傳說井下為鬼神所居，但無人敢往。見 同注 3，卷 1，〈酆都知

縣〉，頁 6-7。 
135 人對神像的供奉與神跡顯現同樣是人神間接溝通的方式。如〈陳姓婦啖石子〉，因婦人為神

像整理衣裳，於金甲神有情，神欲娶她為妻；〈洗紫河車〉中，丁愷誤闖鬼門關，因可憐古廟中

無僧人打點，以一宿為神像旁的牛頭鬼擦去塵埃和蛛網，後來遇到牛頭鬼，牛頭鬼即言他於自

己有德、為廟中的祂拭凈面容，可見鬼神的塑像類似其分身，人對神像所作的言行都會被真身

感知。見 同注 3，卷 17，〈陳姓婦啖石子〉，頁 305 及 卷 5，〈洗紫河車〉，頁 87-88。 
136

 提及人或神親身進入對方領域的篇章有〈酆都知縣〉、〈洗紫河車〉、〈周太史驅妖〉、〈太白山

神〉等篇，數量較少。 
137 同注 3，卷 3，〈囊囊〉，頁 51。 
138

 如〈說官話鬼〉、〈猴怪〉及〈蒙化太守〉等篇，凡人均焚牒把自己的需要告知神明，不過，

即使沒有焚燒，因神能夠監督人間活動，即使僅僅作文，神亦能知道文章的內容（如〈隴西城

隍神是美少年〉）。見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頁 417。 
139

 如〈關神斷獄〉及〈山陰風災〉。 
140 如〈祭雷文〉。 
141 如〈囊囊〉、〈城隍替人訓妻〉、〈火燒鹽船一案〉、〈常熟程生〉、〈楊四佐領〉及〈莊明府〉等

篇。 
142 如〈土地神告狀〉。被神明附身期間，被附身者的口音與能力亦會隨之變化，如本目不識丁

者能識字寫字，但神明離開後，則恢復原狀，且對被附身的經過茫然不知。見 同注 3，卷 3，

〈土地神告狀〉，頁 48-49。 
143 如〈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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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的兩個部分，筆者將分別從凡人及神明作主動方的兩個方向，舉例

說明人神互涉的情節與題材。 

 

貳、由人求神、訴神之例 

  《子不語》中，當人有冤、遇難、有疑時，便會向神作出訴求，或請求神

明幫助及指示。其方式主要為焚牒、擲杯珓、扶乩、供奉祭祀等，而焚牒是其

中凡人較常用的方式。如〈說官話鬼〉一篇，因吳家的孩子於路旁撒尿，冒犯

到鬼魂，因而被鬼附身作鬧。吳公便焚牒請城隍追究、懲治鬼怪。144因神界事

務繁忙，焚牒或需時回應，因此，若凡人等不到神的回覆，可再焚催呈催促

145，而後神或會通過夢境與人交流。 

 

  事實上，除了焚牒，「火」本身便是人神交流中的重要媒介，相當於傳送物

件的通道。《子不語》中，當物件或文稿被燒化後，便會傳送到神界之中，鬼神

才能取而用之146；凡人焚燒物件時，未必有把它送到神界的念頭，但物件依舊

會出現在神的領域，如〈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中，謝某作文斥責城隍神147，

此時他並未焚燒文章，因此僅城隍知道謝某對自己的指責。結果，當謝某的老

師被城隍托夢148而得知謝某責神之事後，一怒之下把該文稿焚毀，反而使文稿

傳送到神界之中，被行路神上奏東嶽神，導致城隍被革職拿問149；〈城隍神酗

酒〉中，同樣因誤將陽間公文焚燒，而使城隍神收到公文、介入案件。150 

 
144 同注 3，卷 8，〈說官話鬼〉，頁 145。 
145

 如〈裘秀才〉、〈猴怪〉等篇。 
146

 如〈賭錢神號迷龍〉及〈城隍殺鬼不許為聻〉中，均有鬼神要求凡人焚燒紙錢、錫錁予祂們

使用。見 同注 3，卷 3，〈賭錢神號迷龍〉，頁 53-54 及 卷 3，〈城隍殺鬼不許為聻〉，頁 60-

61。 
147 謝某目擊一賊向城隍神祈禱，望神明保佑他成功偷竊，事成則獻上三頭牲畜回報。謝某本認

為「神乃聰明正直之人，豈可以牲牢動乎？」結果翌日賊果真前來還願，因此謝某作文責城隍

包庇盜賊。見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頁 417。 
148 城隍托夢告知老師謝某以文責神一事，並以降禍為恐嚇。見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

美少年〉，頁 417。 
149

 見 同注 3，卷 22，〈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頁 417。 
150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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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從上述例子可見，當人作為人神互動中的主動者時，其聯繫對象以

城隍神為多。《子不語》中提及城隍的故事數量尤其多，書中三十多則審判類故

事中，單是由城隍為主審官的便有二十則151，反映城隍神與人間的聯繫相對頻

繁。城隍的職能為地方主管司法的守護神，為人鬼辦案斷獄，因此，祂會主動

干預人間之事、獎善罰惡，但更多的是凡人遇到難題——多為鬼怪等超自然力

量所困擾152，抑或是人世間的問題153——而前往城隍廟供奉或焚牒，祈求庇護或

幫助。城隍故事數量特別多的特點，或反映人間有許多不公不平之事，無法訴

諸人力解決，人民只能尋求神奇力量的幫助。 

 

  凡人除了在有求於神時主動聯繫神明外，當神明違犯正義或犯錯，凡人亦

會向神界投訴。除上文曾提及的〈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及〈裘秀才〉外，〈城

隍神酗酒〉、〈祭雷文〉等篇亦是由人斥責神明的故事，如〈城隍神酗酒〉中，

因城隍神喝醉而錯誤捉拿沈秀才為江洋大盜、判其陰杖之刑，導致其冤死，因

此，沈向關神訴冤，城隍神隨即被治罪，而沈則可投胎至某家、來世登進士

154；〈祭雷文〉中，雷神震死一十五歲少年，其父便作文祭雷，稱雷神無人敢侮

敢阻，但「說是我兒今生孽，我兒今年才十五。說是我兒前世孽，何不使他今

世不出土。」然後以黃紙記之焚之，忽然又一聲雷後，他的兒子便復活了。155

由此可見，凡人有監督上位者（神明）的權利，若訴訟屬實，真是神明理虧、

犯錯，其訴訟便會被受理。 

 

 
151

 葉又菁：〈《子不語》鬼神故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46-150。 
152 如〈猴怪〉、〈牙鬼〉及〈羞疾〉等篇。 
153 如〈城隍替人訓妻〉中，周生的妻子性格兇悍而對周母無禮，每逢佳節，更披麻拜見周母以

詛咒她死。周生孝順而懦弱，不能反制其妻，於是多次向城隍神焚牒，祈求城隍懲罰妻子。最

終，城隍神因知周生命中無後妻，甚至將有兩個兒子，考慮到周生作為孝子應傳宗接代，因此

替他訓誡妻子，使夫婦和睦。見 同注 3，卷 5，〈城隍替人訓妻〉，頁 81-82。 
154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155 同注 3，卷 6，〈祭雷文〉，頁 107。 



32 
 

  總的來說，人尋找神明時，往往皆因於現實中遇到難題。儘管他們作為主

動方，但他們所能提出的交涉，基本都是單方面且被動的，需要等待神明的回

覆，甚至有時音信全無。 

 

參、由神示人、助人之例 

  至於神作為主動方的交流，因其地位較高及擁有超自然的能力，則不似凡

人一樣需要等候、供奉，或被給予不明不白的回應。156除了以神奇現象顯靈這

種抽象的溝通方式外，神與人交流的渠道大多較焚牒、扶乩等直接，比起依賴

物件或單方的表述，更多是雙方即時的口頭交流
157
，如製造夢境空間或附身於

人，促成與凡人相見、交談的機會，便於神明對凡人直接傳遞資訊、下達指

令，或回應凡人先前的訴求。其中，托夢是神明聯絡凡人的主要手段。 

 

神明除了通過夢境把人帶到神界作審判，或通知凡人成神外，神亦會托夢

以向人求救或提供幫助。 

 

  當神有力所不及之事時，便會透過夢境向人類尋求協助。如〈九天玄女〉

中，九天玄女為了女兒的隱疾，以夢召見周青原相助；作為報酬，亦治好了周

青原兒時吞針落下的毛病158；〈王都司〉中，因狐仙觸怒關神，關帝廟中的周倉

和關平便前後托夢於王某，引導他到關帝廟驅除狐仙，並得五千金作報酬。159 

 

此外，其中一類較常見的請求，便是託人為自己或故人建廟、供奉、塑像

 
156 如〈祭雷文〉中雷神一言不發地使兒子復活，從始至終不曾現身或作任何交代。見 同注 3，

卷 6，〈祭雷文〉，頁 107。 
157

 如〈雷火救忠臣〉中，最初神明以降乩言的方式提示因直諫而被杖責入獄的三臣有冤，結果

後來有人認為乩言不可信，重新把三臣逮捕。後來神便直接於帝禱告時，於火中呼叫三臣的姓

名，稱他們為忠臣，最終使三臣復官。見 同注 3，卷 22，〈雷火救忠臣〉，頁 409。 
158

 同注 3，卷 8，〈九天玄女〉，頁 155。 
159 同注 3，卷 15，〈王都司〉，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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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立碑。如〈董賢為神〉160、〈歐陽澈〉161、〈蒲州鹽梟〉162等文中的人神，均以

夢請凡人為其故人塑像以輔助工作。在這類的夢境中，神的要求都與「人的信

仰」及「神的能力」有關，凡人為神明建廟、立碑等，便能為神擴展信眾，帶

來更多的供養與信仰力量，以及為其帶來助力，從而增強神明的能力，而神明

則把這些收益回饋於人。因此，往往在人完成這些要求後，凡人所祈願的都會

一一應驗。從這些故事中可見，人神之間相依相存的關係越發明確，亦呼應本

文第二章中提及的神之於人的權利與義務——受供養的同時，亦在為人類服

務。 

 

神明除了會向人求助外，由於神明超越時空的全知，當部分人遇到困惑或

即將面對危難，神明亦會主動托夢，提點避禍或解決問題的方法。 

 

〈僵屍抱韋馱〉中，布販於佛廟留宿，半夜熟睡間夢見韋馱神對他說：「急

起，急起，大難至矣！躲我身後，可以救你。」布販驚醒後發現廟中有白毛僵

屍從棺木出，向自己直撲而來，他速速躲至韋馱神像背後，使僵屍撲到神像

上，驚醒群僧手持火把，把僵屍趕退。僵屍力大，把神像咬壞，連神像所持的

金剛杵亦折為三段，而布販則因夢中神明的提醒而保全性命163；〈山陰風災〉中

的關神同樣直接提點凡人避禍：因蔣太史「負清才」，因此關神縱然洩漏天機，

仍告知他帶其母避禍164；而〈楊笠湖救難〉中的城隍神同樣提點人類離開以躲

避急難。165 

 
160

 此篇董賢託人留意曾收葬其屍身的義士朱栩，及為其昭雪。於是被托夢之人即分別塑朱公像

及階下囚王莽像，此後求晴求雨皆靈。見 同注 3，卷 2，〈董賢為神〉，頁 39-40。 
161

 此篇歐陽澈直言：「杭城地方甚大，我一人難以辦理。我有友二人，一樊安邦，一傅國璋，

皆布衣有氣節。可塑二人像于我側，助我安輯地方。」。見 同注 3，卷 22，〈歐陽澈〉，頁

408。 
162

 此篇關神稱：「其妻名梟者，悍惡尤甚，我不能制，須吾弟張翼德來，始能擒服。」而使人

於廟中添置桓侯像。同注 3，卷 1，〈蒲州鹽梟〉，頁 17-18。 
163 同注 3，卷 23，〈太白山神〉，頁 430。 
164

 同注 3，卷 20，〈山陰風災〉，頁 362-363。 
165 同注 3，卷 21，〈楊笠湖救難〉，頁 38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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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上述例子般直接提點之外，神明所托的預言夢亦會以字謎等方式，

間接地提點人類，避免直接洩漏天機：〈豆腐架箸〉中，刺史因找不到劫殺富人

兒子的兇手，而向城隍神求夢。神於夢中一言不發，以「豆腐架箸」的宴席，

暗示真兇姓氏為「符」166；而〈呂蒙塗臉〉中，鍾秀才參加秋試前，夢見文昌

神召見卻一言不發，僅把他的臉塗黑，秀才不明所以，結果入場考試後，關羽

掀開他考位的簾子，大罵：「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秀

才方醒悟自己前生是呂蒙。秀才進士多年後，當他上任知縣，到武廟（關帝

廟）拜謁時便一拜不起，暴斃而亡。
167
由此可見，文昌神有意提點或幫助秀才

躲過關羽的報仇，但或許出於某些原因而不便明言；除了預示的內容本身，夢

中的神或不便揭露身份，而以字謎隱藏。〈荊波宛在〉中，神明同樣以夢提示巡

撫速速離開伏羌，若想報恩，則記住「荊波宛在」四字。巡撫按照神的指示離

開的三天後，伏羌便沉降成湖，巡撫因而避過了禍患，後來在關帝廟中看見

「荊波宛在」四字才驚悟夢中神明的身份。168 

 

  從上述例子可見，神明透過夢境保護人類，使人們於禍患中仍有一線生

機，免去死亡的結局；又幫助人類尋獲真兇。或反映了時人對預知災禍來臨以

避免慘重傷亡，以及將罪案中的漏網之魚繩之於法的期許。 

 

第四章 從寓言書寫看《子不語》神故事 

  本文的第二章與第三章分別探討了《子不語》中神界的特質設定與人神關

係，並從中發現書中所建構的神界有著完整而龐大的體系，行政架構、獎懲機

制、人員組成的標準等一一齊全，且其於環境與社會都與人界有極高的相似

 
166 同注 3，卷 18，〈豆腐架箸〉，頁 341。 
167

 同注 3，卷 4，〈呂蒙塗臉〉，頁 62。 
168 同注 3，卷 13，〈荊波宛在〉，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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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神界是人間的管理層，祂們為人界服務的同時，亦有決定凡人命途的權

利；與此同時，祂們亦需要人類的信仰與供奉以維持生計、溫飽與工作運作，

可以說，兩者是互相依存的關係。 

 

  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子不語》中神界的建構，隱約出現對現實官

民關係的映照，同時亦為人世間一些既有的價值提出了更加廣闊的思考空間。

由此可見，這個幻設的神界，或許是對現實中一些問題的隱喻與寄託。結合袁

枚於自序中所言及的「驅庸起惰」，更加印證志怪文本之下多少存在的寓言書寫

傾向。筆者將於此部分，嘗試對書中幻設所帶來的寓言空間，以及神界對於人

間的影射與隱喻作分析與討論。 

 

壹、幻設世界產生的寓言空間 

寓言是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象徵性藝術169，普遍認為語言需具故事

性、寄託性及哲理性170。語言以故事文本為容器，承載以表面義所象徵或比喻

的核心價值171；「幻設」則是意識的創造，多「以寓言為本，文詞為末」172，利

用虛構的玄幻情節與現實對照，以突顯文章作意173，看起來荒誕無稽，事實上

利用了虛實的對照，異中寫實。從兩者的定義看來，幻設是幫助寓言書寫的一

種形式，以超現實的故事文本，對與現實有關的言外之意作包裝。而從上文各

部分的討論中，亦可發現一些端倪：《子不語》的神故事，情節怪誕而富奇趣，

有足夠的故事性，但絕不僅起到單純的敘事與娛樂作用，從神界的設置上乃至

具體的情節發展，均有所寄託，抑或為寓言產生作用。 

 
169

 朱靖華：〈中韓兩國的寓言傳統〉，《當代韓國》，1996 年 3 期（1996 年 8 月），頁 35。 
170 或應具教化性和譏諷性。見 張福傳：〈蒲松齡《聊齋誌異》動物寓言研究〉（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頁 5。 
171

 徐剛認為寓言是「從思想觀念的角度重新講或寫一個故事」。見 徐剛：〈寓言寫作的維度及

理論探析〉，《寫作雜談》，第 15 期（2008 年 8 月），頁 22。 
172 出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同注 10，頁 51-52。 
173

 陳雙陽：〈「異類」的命運——中國現代幻設型諷刺小說論〉，《中山大學學報》，總 157 期

（1999 年 1 月），頁 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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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不語》中的神界雖是虛設的領域，卻亦是以現實為基礎的異化世界。

從上文的討論中可見，不論是物理環境、行政架構、社會抑或人物特質，神界

都與真實的人間有極高的相似性，而且，書中神界本身並非完全憑空建立的全

新世界，而是從現實延伸發展的，如以歷史人物為神的設定，使真實人物在故

事中反覆出現、在神界中生活。儘管神明擁有超出常人的神奇力量，但祂們保

留人的記憶、情感與社交需求，依然需要遵守禮節與律法。這些安排，大大增

加了這個幻設世界與現實的聯繫和真實感。在這種若有似無的真實感的撩撥

下，讀者或難以把它與現實完全分割，從而在這種虛實交錯的閱讀體驗中，讀

出幻設文本所影射的社會現實。 

 

但與此同時，這個仿似人間鏡中世界的社會，亦被加入超出人力所能的設

定，如神明擁有對世間事全知的視域，以及凡人無法撼動的權威，因而有能力

保護人類、幫助人類緝兇判案、解決各種問題，亦能預知人的命途、科舉結

果、世間禍福等。這些荒誕的設定，結合神界與人界之間的出入限制、地位差

異與干涉方式等，導致神界對凡人而言存在龐大而神秘的陰影地帶，供讀者想

象，或能夠被編者利用，建構新的邏輯。 

 

  人所知的事情有限，但神故事充分利用了人對事物認知的限制，以及幻設

世界的彈性，以神界的邏輯填補了那些未知的部分，拉闊人看待事物的尺度。

以生死觀為例，人類已知有生死，卻無從知曉生前或死後的世界與際遇，死亡

於人而言通常是悲哀的事。在《子不語》的設定中，凡人死後，並不會於天地

間消逝，而是此消彼長，成鬼或成神，在神界之中工作，繼續為人間服務，甚

至能繼續與生前的親友交往；神明與鬼魂亦可能重新進入輪迴174，甚至亦有馬

 
174 如〈裘文達公為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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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轉生為人之事175。生死不再是生命的始終，而不過是無限歲月中的一段經

歷；對於德高之人而言，暴斃更往往是蒙神恩寵，以神的身份繼續生活，為其

死亡填補善終的結局，亦為其家人帶來心理慰藉。 

 

又以歷史真偽為例，後世所能接觸到的歷史記載均非一手資料，人們能了

解的歷史大多都從史書所知，並把它們當作史實。然而，史書的編寫或受編者

自身取向影響，加入主觀性的評述或創作，可能與歷史真實有所出入，但後世

多以這些經正統文化流傳下來的史書為依據，對歷史建立認知。人死本不能

言，但在《子不語》中，通過神界的設置，歷史人物有了親口揭示史書矛盾之

處、訴說真相、為自己平反的機會。176小說中的辯白，固然為創作性書寫，並

非歷史真相，卻提供了一個供人們重新思考史書真確性的觀點。 

 

由此可見，人們習以為常的一些標準，在《子不語》的幻設世界中得到了

新的演繹，現實中的缺陷與問題亦從中暴露；而這些妙想天開的邏輯放在神界

之中，則變得順理成章。這種怪趣與陌生感，或能夠引起讀者注意和思考177，

亦產生一種詼諧委曲的藝術效果及娛樂性。 

 

總的來說，書中所幻設的神世界為思想的寄託，提供了一個合適的寓言舞

台——一方面能夠利用如真似幻的神界與真實世界的對照，詼諧地反映現實問

題，或提出對現實的關懷；另一方面則可利用神界的超現實與神秘，為人界中

一些習以為常的標準，延展思考的空間和角度。 

 

貳、神界之於人間的影射與隱喻 

 
175 如〈呂兆鬣〉。 
176

 見〈董賢為神〉。 
177 這種效果或稱「疏離認知」。見 同注 173，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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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部分提到，《子不語》中的神界與現實人間產生對照，透過兩個相似而不

相同的空間之異，由此展露對現實問題的關懷或反映問題。此部分將針對這種

對照所營造的隱喻效果，從「官民關係的影射」與「現實中存在的弊病」兩方

面作論說。 

 

（一） 官民關係的影射 

  綜合上文的論述，筆者認為，《子不語》中的神界行政架構與人間的官員階

層存在隱喻關係。《子不語》中的陰官與陽官本身為合作關係178，其職能相近；

而神界的行政架構與神明職能，均與人間官僚系統非常相似，且同樣為於人民

之上的管理層，惟人間官吏管治百姓，而神界則管治包括人間官吏在內的凡

人。 

 

  在兩個系統之間存在隱喻的假定下，則能點對點地得出：神為官，人為

民；成神標準，即為官標準；神的處事準則，即上位者的處事準則；人的信

仰，即人民對官吏的信服；人對神明的供養，如人間的稅收，支撐行政人員的

工作與收入……等對應項。 

 

不論是神官抑或陽官，他們的地位都要較人民高，掌握一定權力，亦會徵

收稅項、獲取俸祿，自然有解決民生疾苦的義務。然而，本文第三章提及，人

類多尋求城隍神幫助，反映人間有許多無法以人力解決的不公之事——不僅是

為鬼怪所擾，連陽間俗事的煩惱亦會焚牒求城隍幫忙——既然非超自然力量的

干預，為何凡人不首要尋求人間的力量解決，而直接尋求神力的介入？而且，

鬼怪擾人的事件當中，不少鬼魂均為生前有冤或自盡，死後才為禍人間，如

〈李倬〉中，王經生前為生員，才學過人，本應拔貢，卻因督學受贓而落榜，

 
178

 如〈城隍神酗酒〉中，城隍神言：「陰司向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拿之人，我陰司協同緝

拿。」。見 同注 3，卷 9，〈城隍神酗酒〉，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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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憤而亡，因而死後前往督學家報仇。179人民本身便是為上位者的不誠而受挫

折，走上自盡的道路。 

 

從凡人對城隍神的依賴，以及鬼怪本就因於人間不得意才身死作鬧看來，

或反映人間官員於人之不可靠與不可信。陽官的任命本依賴科舉，但流於形式

的科舉本身卻無法保證官員的才學180，更無法反映其德行為人，因此陽間的上

位者良莠不齊；而且，人間官吏的若貪污行賄，因不似神明有全知的能力，亦

難以追究。相反，神界的人員任命，都必須經過對品德或才學的篩選以及最高

神上帝的批准，而且，對於神的失責行為亦會於短時間內追究甚至革職、尋人

頂替，從根源上大程度避免神官不作為並確保神界人員的道德水平，反映人民

對德高的上位者的信任與期盼。 

 

  總結而言，神界對人間官員的隱喻，間接反映人民對人間官吏的不信任，

同時彰顯了人民對有才德、能為民服務的上位者的嚮往，若上位者值得信任與

敬畏，則自然而然得到人民的依賴。相較於直接揭露問題，通過以神明對人間

上位者的隱喻，除了能避免直接冒犯現實政府，亦能夠在影射問題的同時，表

現出理想官僚的指標。 

 

（二） 現實中存在的弊病 

  神界之中發生的故事，同樣反映了民間出現的問題。 

 

首先，社會中本存在壓抑個人人欲、甚至因而打壓他人的狀況，如〈羞

疾〉中的小姑在家中散步時偶遇夜讀的未婚夫李氏，便偷偷派遣婢女為李氏送

茶，嫂嫂得知此事後，次日在人前用手撓小姑的臉指其：「羞，羞。」最終導致

 
179

 同注 3，卷 7，〈李倬〉，頁 126-127。 
180 如〈秀民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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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羞憤自盡。儘管小姑與李氏已有婚約，亦非親自授受，但在當時的普世價

值中看來，亦有通姦的嫌疑181；而〈兔兒神〉中喜愛同性又偷窺對方如廁的胡

天保亦直接被處死182，可見社會中以情欲為恥，對流露欲望的人十分苛刻，並

對此強烈否定與打壓。不過，《子不語》中卻透露出新的價值傾向：東嶽神認為

小姑固然有過，但僅為小過，嫂嫂理應寬容；胡天保死後不曾被神譴責，後來

更被封神，守護天下男男相戀之事。這些權威的發言與決定，都肯定了人欲存

在的合理性，認為欲望是可寬容以待甚至受到祝福的，由此引起對個人性情本

身何錯、何恥之有的思考。 

 

  書中的部分篇目，亦揭露了社會上的宗教迷信問題。這種迷信在讀書人之

間更是鮮明。 

 

從《子不語》裡與科舉有關的神故事中，可以發現，理應飽讀詩書的讀書

人身上，存在對信仰的盲目崇拜。〈藹藹幽人〉中，因錢熹附身之筆稱：「敬

我，我助汝功名。」李某便開始供奉筆神，日後有作文，甚至是家裡家外的

事，他都請教筆神、聽任其指示行動，甚至未來當官時仍以筆神助其判決；而

其同鄉亦常來占卜，亦尊稱筆神為錢先生。此則故事，反映讀書人的迷信及其

對追求功名的執著。 

 

舉人常於考試前求夢或扶乩，期望提早掌握考題與結果183，而往往他們的

科舉預知夢或收到的神示，確實會一一應驗，如〈科場事五條〉中，三名考生

求夢，惟一人得夢，夢中肅愍神告知「照墻則知之」而未直言結果。另外兩人

因不得夢而嫉妒，夜晚於墻上寫「不中」二字，結果天明再看，原來寫成了

 
181 同注 3，卷 10，〈羞疾〉，頁 191-192。 
182 同注 3，卷 19，〈兔兒神〉，頁 349。 
183

 如〈乩仙示題〉、〈鬼弄人二則〉中考生提前獲知科場考題；〈李文貞公夢兆〉、〈土地迎舉

人〉、〈科場事五條〉等篇則提前知道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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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最終得夢者果然中榜184；〈夢葫蘆〉一則，更是於多年前便開始為

凡人作預示，以夢中葫蘆暗示該人將與胡姓和盧姓考生一同中榜。185由此可

見，《子不語》中舉人的考運、結果早就掌握在天意之中。 

 

  然而，正因書中世界的神明確實有預示考生結局的能力，部分考官便會依

賴或盲目相信神明的指示作為選文標準。按照《子不語》中地位崇高的神界設

定，神明的高話語權以及人類對神明的敬畏，有效約束凡人的社會秩序或成為

其榜樣，改善人間的生活。可假如這種信仰被人利用，而信眾因過度迷信而堅

信假的神啟，便會產生誤會與問題。科舉制度的漏洞，亦正是從這些不合常理

之處彰顯。 

 

  〈科場二則〉中言及兩個考官批文的故事。第一則中的考官們明明看不懂

考生的文章，卻試著舉薦，而副主考官未讀文，便因夢見神明指示該房間的考

生將中舉，而稱「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186雖然其讀文後，亦認為該為

奇文，可判作第一，但作為考官把神諭、夢境看得較文章本身優先、重要，亦

顯示科舉批文之荒謬。 

 

  另一則故事中的考官，自居前輩，卻又自認為「年衰學荒」，不能勝任閱文

之職，於是每晚焚香求神指引，避免錯過佳文或祖宗有陰德者。當他認為一篇

文章「實不佳」，但其他考官為戲弄他而製造異象，假裝神明指示他不要棄文，

使他認定考生祖宗有陰德而被神庇佑，便不再讀文，直接上薦到主考處。考官

僅因神啟而舉薦自己認為不佳之作本已無理，更荒誕的是，主考官細閱文卷

後，稱「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耶？」187最終此佳作上榜，卻

 
184 同注 3，卷 21，〈科場事五條〉，頁 387-388。 
185 同注 3，卷 21，〈夢葫蘆〉，頁 390。 
186

 同注 3，卷 14，〈科場二則〉，頁 255-256。 
187 同注 3，卷 14，〈科場二則〉，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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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神」所挽救，而非因才學被賞識。若非其他考官陰差陽錯的戲弄，此文

卷則早被丟棄，不能送到主考官手上，遑論中榜。 

 

  考官本經歷科考，應具才學，但故事中的考員卻沒有分辨佳文的能力，批

卷時更毫無標準，寄託鬼神——甚至沒有分辨是否真神的意識，更顯愚昧。科

舉的標準任由考官拿捏，上榜全靠偶然，不公不正。而祖輩有陰德亦是獲取功

名的其一準則，反映科舉需應和某些特定價值，才可能考得功名。188如此想

來，又有多少才子之文未經舉薦，便因考官的不識才與迂腐而名落孫山？為民

服務的官吏理應具備才德，然而，得以高中從仕之人卻非真正有才之士，未作

嚴謹篩選。這則故事，正正揭示且暗諷了科舉形式的弊病及考官的昏庸。 

 

  書中一則不含「神」字的神故事同樣反映了這個問題。〈秀民冊〉中，荊某

應考童子試，夢中前往一廟，見有官吏捧著科甲冊，便請官吏查閱。荊某自認

文學「可魁天下」，但先後查閱《鼎甲冊》、《進士孝廉冊》、《明經秀才冊》等皆

無名，連一秀才之名都不得。於是，官吏便讓他查閱宣明王所掌管的《秀民

冊》，稱秀民即有文才而無祿者，「人間以鼎甲為第一，天上以秀民為第一」；當

荊某發現《秀民冊》中第一頁所列第一名赫然便是自己，隨即大哭。王則笑他

癡，認為自古以來本無幾個名狀元、名主試，讓他回去追求實學便可。當荊某

問科第中是否皆無實學，王則指每一代不過數人能兼有文才、文福，並吟：「一

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189這則故事結合〈科舉二則〉，可見現實中

的科舉流於形式，榜單的安排並非完全按真才實學，能夠才位匹配的人少之又

少，亦引導讀書人大可放下對功名權位的執著。 

 

 
188 王英志：〈袁枚《子不語》的思想價值〉，《明清小說研究》，第 63 期（2002 年 1 月），頁 184-

185。 
189 同注 3，卷 11，〈秀民冊〉，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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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書中揭示了科舉制度流於形式的弊病。科舉是士人為官的主要

途徑，可以說是對於人間管理者的篩選制度。然而，不同於神界明確以道德作

為成神要求，人間科舉的制度不一而不透明，毫無明晰標準，僅由考官控制，

而非由真正有才有德之人擔任。 

 

第五章 結語 

  總結而言，本文從《子不語》中神世界的行政架構、人員組成、環境與社

會等角度分析，發現書中的神界與人間相似，人神本亦同源，惟神界被賦予超

出人力的力量，且地位在人間之上，為人間的管治者，因此於人而言是不可冒

犯且神秘的存在，人神交涉中，人類往往是處於被動的角色，亦無話語權；但

與此同時，神明亦需依靠凡人的供養獲得俸祿與力量，存在互相依存的關係。 

 

  這個如真似幻的荒誕社會中發生的故事，既具娛樂性，亦具一定的寓教功

能。書中透過幻設的神明世界，對人間官吏作隱喻，含蓄地投射出人間官員的

不足，並反映對理想上位者的期盼，亦以一種較誇張的形式揭露現實社會中存

在的一些問題，如在毫無標準的科舉下選出的考官，將一代接一代選出無實

學、才德的士人。 

 

儘管編者未必抱有利用故事文本說教的強烈意識，但這個以現實為基礎虛

構的神世界，本身便是很好的寓言載體。神界神妙而隱秘的設定，使其有充足

的空間發展新的邏輯，填補人本身所不知的陰影地帶，擴展人世間既有觀念的

思考空間。讀者能夠利用虛實的對照、知與不知的縫隙，自行體會或想象故事

所寄託的言外之意，對善惡是非、生死得失、歷史書寫、個人情欲、對功名的

執妄……等議題產生新的思考。這些概念在閱讀故事的過程中自然流露，使文

本起到寓教的作用，達到「以妄驅庸，以駭起惰」的效果，呼應編者自序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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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的「以遊戲筆法驅逐社會庸惰」的創作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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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故事名單 

卷數 篇名 卷數 篇名 

第一卷 第十四卷 

1 李通判 107 楊四佐領 

2 鍾孝廉 108 蒙化太守 

3 南山頑石 109 許氏女報奶娘仇 

4 酆都知縣 110 酖人取香火 

5 煞神受枷 111 科場二則 

6 胡求為鬼球 112 鬼受禁 

7 田烈妻 113 拘忌 

8 蒲州鹽梟 114 鬼入人腹 

第二卷 115 燧人鑽火樹 

9 蝴蝶怪 第十五卷 

10 平陽令 116 土地迎舉人 

11 馬盼盼 117 孫烈婦 

12 蘇耽老飲疫神 118 宋生 

13 劉刺史奇夢 119 儲梅夫府丞是雲麾使者 

14 夏侯惇墓 120 唐配滄 

15 塞外二事 121 裘文達公為水神 

16 關神斷獄 122 王都司 

17 妖道乞魚 第十六卷 

18 董賢為神 123 海中毛人張口生風 

第三卷 124 卞山地陷 

19 烈傑太子 第十七卷 

20 裘秀才 125 陳姓婦啖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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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火燒鹽船一案 126 天台縣缸 

22 土地神告狀 127 圖公為神 

23  128 廣西鬼師 

24 鄱陽小神 129 碧眼見鬼 

25 囊囊 130 徐崖客 

26 兩神相毆 131 王清本 

27 賭錢神號迷龍 132 井泉童子 

28 城隍殺鬼不許為聻 133 射天箭 

第四卷 134 神秤 

29 呂蒙塗臉 135 莊明府 

30 鬼多變蒼蠅 136 沈椒園為東嶽部司 

31 長鬼被縛 第十八卷 

32 徐氏疫亡 137 山娘娘 

第五卷 138 雞卵擔糞 

33 城隍替人訓妻 139 道家有全骨法 

34 文信王 140 鳥門山事 

35 洗紫河車 141 洞庭君留船 

36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142 豆腐架箸 

第六卷 第十九卷 

37 徐先生 143 六郎神鬥 

38 祭雷文 144 兔兒神 

39 葛道人以風洗手 145 史閣部降乩 

40 常熟程生 146 忌火日 

41 孝女 147 金剛作鬧 

第七卷 148 燒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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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尹文端公說二事 149 廣信狐仙 

43 千年仙鶴 150 白石精 

44 石崇老奴才 151 乩言 

45 鬼差貪酒 第二十卷 

46 李倬 152 山陰風災 

47 仙鶴扛車 153 靈鬼兩救兄弟 

48 狐祖師 154 菜花三娘子 

49 誤學武松 155 代神判斷 

第八卷 156 鬼門關 

50 雷部三爺 157 周太史驅妖 

51 說官話鬼 158 北門貨 

52 土地受餓 159 泥劉海仙行走 

53 五通神因人而施 160 西海祠神 

54 張奇神 第二十一卷 

55 呂城無關廟 161 楊笠湖救難 

56 黑煞神 162 十八灘頭 

57 九天玄女 163 科場事五條 

58 鬼攀日線才能托生 164 人畜改常 

59 道士作祟自斃 165 夢葫蘆 

第九卷 166 乩仙示題 

60 掘塚奇報 167 神籤預兆 

61 夢乞兒煮狗 168 神仙不解考據 

62 莆田冤獄 168 烏魯木齊城隍 

63 城隍神酗酒 169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64 何翁傾家 170 福建試院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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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江軼林 第二十二卷 

66 判官答問 171 荷花兒 

67 蔣太史 172 歐陽澈 

第十卷 173 雷火救忠臣 

68 禹王碑吞蛇 174 湖神守屍 

69 猴怪 175 僵屍抱韋馱 

70 鞭屍 176 雷神火劍 

71 獅子大王 177 負妻之報 

72 綠毛怪 178 降廟 

73 張大帝 179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74 紫姑神 180 城隍赤身求衣 

75 牙鬼 181 罈響 

76 妖夢三則 182 楊成龍成神 

77 凱明府 183 周倉赤腳 

78 羞疾 184 張飛治河 

79 賣漿者兒 185 神佑不必貴人 

80 毀陳友諒廟 186 成神不必賢人 

第十一卷 187 女鬼告狀 

81 通判妾 188 烏頭太子 

82 妓仙 第二十三卷 

83 李百年 189 太白山神 

84 風水客 190 雷公被污 

85 呂兆鬣 191 李文貞公夢兆 

86 血見愁 192 鬼求路引 

第十二卷 193 石揆諦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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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掛周倉刀上 194 磟碡作怪 

88 驅雲使者 195 蕪湖朱生 

89 王老三 196 劉伯溫後輩 

90 鬼幕賓 第二十四卷 

91 張飛棺 197 長樂奇冤 

第十三卷 198 金銀洞 

92 關神下乩 199 夢馬言 

93 遇太歲煞神禍福各異 200 天妃神 

94 歸安魚怪 201 宿遷官署鬼 

95 荊波宛在 202 廣東官署鬼 

96 莊秀才 203 為兒索價 

97 藹藹幽人 204 鬼弄人二則 

98 宋荔裳受惡土地之累 205 漢江冤獄 

99 牛頭大王 206 豬乞命 

100 烏台 207 董觀察 

101 見娘堡   

102 鬼相思   

103 關神世法   

104 雷擊土地   

105 童其瀾   

106 關神下乩   

 


